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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少年基于偶像崇拜建构心理认同，进而形成“各自为阵”的迷群心理和“群体极化”的冲突样态，在
社交媒体时代逐渐演化为一种表演式的民族主义逻辑。从极化理论出发，由“迷群”建立起来的青少年

网络社群，通过社交媒体表达民族主义倾向，是青少年拒绝成为全球文化浪潮中的“沉默失语者”而对

自身和国家命运的维护与关切，其显现出人文性、阵营化、具身性和遮蔽性的四大特征。通过对我国青

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建构逻辑的厘清，其经历了开端、转向和建构三大阶段，建构过程遵循着从

正式化向日常化、集体规约化向个体主体化、离身化向具身化的逻辑。其存在缺乏共同价值基础和理想

网络秩序两大问题，要培养具有主体意识、公民意识的青少年网民，就需要培育新的文化特质；打造优

良同辈群体，突破秩序渴望；开设网络民族主义通识课，满足观念合意的心理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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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olescents construct psychological identities based on idolatry, and then form the fanaticis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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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rate formation” and the conflict pattern of “group polarization”, which gradually evolve into 
a performative nationalist logic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arization 
theory, the youth network community established by “enthusiast groups” expresses its nationalist 
tendency through social media, which is the youth’s defense and concern for their own destiny and 
that of the country by refusing to be the “silent aphasia” in the global cultural wave. It is characte-
rized by four main features: humanism, camping, embodiment and concealment. By clarifying the 
logic of the rise and construction of youth cybernationalism in China, it has gone through three 
major stages, namely, the beginning, the turn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cess of con-
struction follows the logic from formalization to daily life, from collective statute to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nd from disembodiment to embodiment. There are two major problems: lack of 
common value foundation and ideal network order. In order to cultivate young netizens with sub-
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civic awareness,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new cultural traits, create 
excellent peer groups to break through the desire for order, and offer a general class on cyberna-
tionalism to satisfy the psychological demand of conceptual consensu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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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3 年，Web2.0 应用兴起标志着个人媒体时代的来临，中国由此逐渐迈入流量经济时代。随着

技术条件成为现实，社交媒体应用的不断普遍和深入，网络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愈渐紧密，网络空间对

社会关系进行复制与重构，逐渐建立起来一个网络微型社会，网络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

青少年作为重要的行动主体，基于偶像崇拜而在网络社群中投入大量强烈的情感，形成“各自为阵”

的迷群心理和“群体极化”的冲突样态，这种由个体力量推动而呈现出的个人意向和情感意义重塑了

“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生成逻辑，即社交媒体时代背景下的表演式的民族主义逻辑。事实上，青

少年网络迷群将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想象模拟的平台，并以期替代现实冲突的行为逻辑与“群体极化”

理论的观点、机制不谋而合。社交媒体上的青少年深嵌于群体狂欢的极化心理困境，又脱嵌于对抗外

部劝服的主体性网络生态，可以说，从群体极化理论出发审视当下青少年极化心理状态，探明青少年

网络民族主义的逻辑，进而提出祛负之策是有必要的，然而现有研究却鲜少对此进行充分讨论。由此，

本文以社交媒体时代为背景，从“群体极化”理论出发，尝试抽象出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及其

特征，探讨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建构逻辑，进而为当下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冲突和阻碍提出祛负

之策。 

2. 社交媒体时代的认知与情感：青少年的极化心理根源 

在网络社会里，青少年通过社交媒体来建构普遍认同，而这种即时化的传播工具看似使得多方个体

拥有了更多建构意义和情感的可能性，实则放大了群体狂欢的极化冲突，进而使青少年在网络集群中出

现极化心理。极化心理的生成，使个体处于群体渲染而形成认知和情感的冲突和变迁，使网络空间中的

青少年主体逐渐“隐匿”于群体符号的象征体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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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从群体极化到极化心理的概念变迁与研究转向 

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斯通纳开极化理论研究之先河，“群体极化”概念最初以“冒

险转移”这一术语出现在学界视野。在此研究基础上，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和扎瓦洛尼

等首次使用“极化”和“极化效果”来描述群体讨论中出现的这一现象(蒋忠波，2019)，凯斯·桑斯坦进

一步阐述了“群体极化”的定义，即指“团队成员一开始就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

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凯斯·R·桑斯坦，2003)。此后，以社会比较理论和劝服性辩论理论

为代表的极化理论认为，个体在内部身份认同和外部信息劝服的过程中，会使“态度和立场在不同方向

上的偏移或同一方向上的强化”(崔志梅，2022)。这种偏移与强化所带来的个体情感和认知的变迁，使青

少年形成极化心理，往往伴随着对抗性、规训化、非理性等特征。 
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洪流中，群体极化效应从社会心理学范畴折射到社交媒体场域，极化心理已成

为青少年网络交往冲突和非理性言行的重要根源之一。可以说，青少年极化心理所带来的多方主体钳制

对抗正逐渐吞噬青少年的理性和个体意义建构，进而通过打造边界圈层放大冲突与对立。此外，青少年

在极化心理的加持下，对于立场一致的信息和群体符号更加青睐，拥护与分立极有可能致使青少年主体

性被瓦解、信息蔽塞并逐渐成为网络洪流中的“井底之蛙”。一言以蔽之，揭示青少年极化心理的逻辑

表征，基于此研究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建构逻辑，进而提出祛负之策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以期丰富对

青少年在民族事件中冲突心理和行动的理解。 

2.2. 极化心理下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理论诠释 

如上述所言，考察青少年网络交往实践，并非是简单地对青少年网络冲突和言行进行傲慢批判，而

是通过剖析青少年极化心理，来揭示基于不同网络迷群而兴起的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行动逻辑与内在

机理。网络民族主义这一术语的提出最先出现在《国际先驱导报》上，认为网络民族主义“标榜民族认

同而无实际行动捍卫民族利益”(李颖，2003)，此后有关“网络民族主义”的研究渐趋高潮。有学者认为，

“所谓网络民族主义是网络空间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行为的总称，它是民族主义在网络条件下

的新发展，它以网络作为平台、途径、工具和手段进行相关的表达、传播和行动。”(谷士刚，2011)本文

认为“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是青少年基于网络迷群，而拒绝成为群体互动中的“沉默失语者”，是将

个体与群体紧密联结的话语表达与行动取向，这是一种对自身和国家命运的维护与关切。网络民族主义

的精神内核是民族主义，我国民族主义中所包含的关怀、珍爱、团结等要素都具有其人文内涵。显然，

网络民族主义是 20 世纪 90 年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延续，是民族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和新的表现形态，其显

现出人文性、阵营化、具身性和遮蔽性的四大特征。 
第一，人文性：基于自我关怀与价值共识的国家命运关切。“当前有关网络民族主义事件的研究中，

在情感动因的分析上，主要集中于‘悲情’和‘愤怒’两个维度”(郭小安，杨绍婷，2016)，青少年网民

通过社交媒体的极化作用，组织性地彰显其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排外信念，这种“极化”表现形式逐渐成

为青少年网络迷群独特的话语策略和斗争方式。不可置否，青少年网民的日常网络实践与国家意识是紧

密相联的，当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以其强势的文化语境和姿态介入国际媒体话语权中心时，青少年网民会

对国家利益受损而感到愤怒，进而形成强烈的群体认同。这既是一种个人尊严和民族尊严的保护，也是

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可见，人文性特征既体现在青少年网民意识觉醒的象征意义上，也体现在其对

国家和民族命运关切的情感意义中。 
第二，阵营化：基于公共性的“网络领地意识”。极化理论研究者普遍认为“群体决策比个人决策

呈现更极端的趋势”(唐时娇，2023)，由此，青年网民基于粉丝迷群而集结的民族主义组织，具有强烈的

领地意识。其通过共同的民族情感和信念进行群体强化并进入公众话语视野，凸显出公共性特征。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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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公共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网络领地，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开始呈现出阵营化特征。青少年在使用社交媒

体时聚集产出强势的极化语言和情感，促使社交圈层化不断加深。加之智能媒体的发展与融合，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将三观、认知等相近的个体“推送集合”在一起。如此这般，个体开始在网络空

间中建构自己的体系和世界，形成自己的“网络领地”。 
第三，具身性：基于情境化的行动实践。 
个体行动性与认知性力量促使青少年从民族事件情境出发，通过虚拟技术与流动关系在社交媒体平

台开展行动实践。个体通过极化冲突和不同网络角色扮演来获取社会意义和认同，这种以虚拟替代现实

来获取充盈的动觉体验对青少年认知产生重大影响。社交媒体所具备的活性变革力量，使其与身体不断

走向融合，也就是说，当一些民族主义事件发生时，所投射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是民众身体性参与和知

觉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的参与方式正在向明显的现实性过渡，逐步从网络走向社会现实，以实

际行动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卜建华，2011)这种网络上的唇枪舌战，是虚拟与身体的流动性融合，使得个

体身心“在场”，进而产生强烈共情和认同，从而获得主体性体验和行为活动方式。 
第四，多元性与遮蔽性并重：话语强权的破除和重塑。 
社交媒体下沉了网络话语权，任何个体或组织都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表达其民族主义思考与倾向。民族

主义事件的发展和评析都“透明化”呈现在社交媒体之上，网络民族主义逐渐走向了日常化和多元化。然

而这种看似多元自由的日常化网络平台实则约束了个体的民族主义认知，又突显出遮蔽性的特征。青少年

网络集群的极化心理与行为约束青少年迸发多元观念，话语强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强化。社交媒体借助内容

过滤和言论内容监管等手段，呈现给青少年的话语和信息是经过选择的，禁锢了青少年对民族主义事件的

独立思考。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背后推手的社交媒体，向民众不断呈现民族主义事件的生成逻辑和话语

体系，民众只能看到大数据想让其看到的内容。长此以往，话语强权以一种隐性的形态重新存在于网络民

族主义中。群体的极化效应更凭借社交媒体的“信息茧房”来规训和诱导个体，形成阵营辩护与意识强化。 

3. 拒做“沉默失语者”：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建构 

青少年粉丝迷群的极化效应使零星的号召汇聚成一股强势而有组织的力量，民族主义成为其合理化

的重要标签。由此，“‘爱国’成为最佳的实践载体，有效组织起一群在集体化与个体化之间寻求满足

的网民”(王喆，2016)。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以此开始发展，并历经开端、转向和建构三大阶段。 

3.1. 开端：社交媒体与个体网络民族意识觉醒的共时性 

2003 年被称作“中国网络舆论年”，在社交媒体应用基础上，我国网民规模明显扩大。是时，全球

化浪潮给我国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中国在此进程中被边缘化，促使以青年群体为主的网络民族主义意识

觉醒。从 2005 年中国网民对日本的网络抗议到 2008 年反击西方歪曲我国社会事件的网络运动可以看出，

青少年对于社交媒体的认知和使用具有强烈的需求和强大的内生力，社交媒体为民意表达提供了坚实的

技术依托，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民意表达平台。网络民族主义兴起的根源在于一系列民族事件的发生

刺激了青少年网络民族意识的觉醒，使其有勇气去运用自己的理性和内心感知在社交媒体上发出号召与

呐喊，这种觉醒基于对民族最真切的爱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概而论之，社交媒体技术的成熟和民

族意识情感的生成共同促进了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中国青年既渴望宏大叙事也热衷个人

小情怀，每个趣缘群体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宏大叙事”(裴幸子，2023)。 

3.2. 转向：个人身份认同冲突产生与消解过程 

西方文化以其自我标榜的主流化和现代化逐渐占据大部分媒体话语语境，这种异域化的冲击和边缘

化处境使青少年的网络言论被积极转喻并凸显出强烈的民族荣誉感。青少年在网络迷群的组织、交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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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中构建其共同价值，在这种“我”与“他”的对抗中，群体极化效应在冲突对抗中逐渐蔓延，使个

体隐于集体性符号之中而失去自我身份认同。对身份认同冲突的消解源于个体对“自身”与“他者”关

系的深切理解，个体要如何理解自身和他者的文化，如何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对网络民族主义的发展

尤为重要。需要注意的是，这二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自身”也是“他者”的“他者”，每个民族都

要寻求自身文化的发展与充盈，所以文化并不是向“他者”宣判的武器，而是对所有民族精神内核最深

切的尊重与关注。“换言之，就是它主要关注的是民族内部的问题，关注民族自身的自我更新、自我整

合”(卜建华，赵金亮，2009)，如此这般，无论是“自身”的文化还是“他者”的文化，都会呈现出人类

自我关怀的意向，即便这种意向会在个人的生活世界中逐渐褪去，但这种精神内核是永恒的，这种对身

份认同冲突的消解是有独特意义的。 

3.3. 建构：网络民族主义具身化的表现形态 

智能媒体诸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和虚拟现实等技术赋予青少年更多具身性认知和行动性力量。青少

年会就民族主义事件进行涉身性阐释。面对某些西方知名媒体对中国一些社会现象和问题的不实报道与

抹黑性歪曲，置身其中的青少年将其强烈的愤慨等情感，通过各种直观化的方式呈现在社交媒体之上，

进行涉身性阐释。例如 BBC 在对 2021 年中国河南罕见暴雨和德国暴雨灾害进行报道时，对德国的轻描

淡写和对中国的内涵谴责形成鲜明的对比，存在明显的报道偏见和双标心理。对此，青少年网民开始在

广大社交平台上进行反击，并号召起来一批支持者和声援者。“我们的认知、我们对世界的观点来自于

身体与外界环境中事物相互作用所造成身体状态的改变——即形成主体身体的体验。身体对这些事物的

接触与感知，即身体体验塑造着主体认知的内容、认知的方式以及认知的结果”(殷明，刘电芝，2015)，
以社交媒体为依托而集结起来的青少年，既在虚拟世界表达忠诚与维护，又适时参与线下的民族主义行

动，诸如疫情期间的志愿服务、对抵制新疆棉花品牌的反抵制等活动，这种涉身性体验还会延续到相似

情境或者事件中。 
概言之，网络民族主义者使用具有融合性、情境性的社交媒体创造出新的象征意义和符号特征，其

建构过程遵循着从正式化向日常化、集体规约化向个体主体化、离身化向具身化的逻辑。 

4. 迷失与澄明：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祛负之策 

网络民族主义作为社交媒体时代的一股社会思潮，具有巨大的社会变革力量。行动者的认知、情感、

方式等对网络民族主义的发展前景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行动者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网络民族主

义的质量。然而在群体极化效应之下，群体性观点逐渐遮蔽个体视角，导致青少年“在不断被去中心化

和碎片化的信息洪流挤兑和稀释”(吴志远，2018)，进而走向价值迷失的困境。 

4.1. 价值迷失：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问题审视 

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在群体极化效应下的运作机制，强势地将个体意见表达与群体共同价值划分开，

抑制个体的认知、情感和方式，进而使诸多群体在冲突与对抗中不断分化并分崩离析。从极化心理来审

视和反思当下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其存在两个重要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网络集群中的极化效应仅凭群体强化与劝服规约将个体的“自我”遮蔽在群体之内，缺少共

同的价值基础。从心理学意义来说，青少年“将国家建构为自己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之间的一个‘过渡

客体’，实现与外部的交流、自己身份的建构”(刘海龙，2017)。因此，没有被认同的价值基础，便会导

致群体内部极度分化，形成各自为阵的冲突团体。这种日常化、碎片化、对抗性的互动形态，使得不同

话语阵营都持有自己的价值倾向，各自建立自己的网络话语体系和网络领地，这势必会导致引领集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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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力量土崩瓦解。基于此发展起来的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是不牢固的、易碎的和撕裂的。在青少年网

络民族主义的建构过程中，青少年网民所显示出来的强烈的民族情感足以成为一种价值基础的底色，如

何用这种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和民众最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结来打造积极的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价值基础

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二，群体极化所导致的被动景观割裂了个体与事件本身的关联，这种单向凝视使青少年网络民族

主义进入重复、无秩序的被动窠臼之中。青少年粉丝迷群以群体极化的方式进行观点输出，理想的网络

场域应是使民族主义具有深切地关怀和尊重，体现中国人独有的温良和礼貌，理性地为个体、为民族、

为国家发声。当极化效应蔓延至日常，群体的话语强权造成了个体信息的遮蔽，青少年的民族主义激情

在群体的价值强化下极易被煽动，其观点输出的可信度和理性程度是大大降低的。有更甚者并未从真正

的民族主义情感出发捍卫民族的尊严的文化认同而在网络上随意吆喝和宣泄。青少年“属于‘易感易控’

的特定群体”(潘曙雅，张煜祺，2014)，亟需给其营造一个充满清醒而理智表达的理想的言语环境。 

4.2. 价值澄明：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祛“负”之策 

社交媒体作为信息获取和观点输出的接口，其虚拟性早已和行动者的现实世界融为一体，其实质在

于网络空间对个体社会关系的复制与重构。基于此，当下网络民族主义对青少年的培养需求可以从以下

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培养具有主体意识的社会化行动主体。主体性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某种特性，都可以将

其发展深化为一种内在的共情能力，每一个主体都可以与其他主体产生共情，并不是一个无感的人。“虚

拟网络空间更容易将群体的激进言行无限度放大，进而形成极端民族主义观点，导致群体非理性现象的

发生”(卜建华，潘云梦，张宗伟，2017)，故此，青少年首先要成为真正的“人”或者“主体”，先找寻

自己，再进入到群体互动和社会关系中去，进而在网络空间的群体互动中建构起社会意义。 
第二，培养具有公民意识的行动主体。“公民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公民在公民社会中所

形成的对于自身主体性、权利和义务、社会身份、政治地位等的理性自觉”(叶飞，2008)。在全球化浪潮

的冲击下，与西方话语语境进行对抗和博弈是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存在目的之一。故青少年在主体意

识觉醒的基础上，自觉承担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对自己的政治身份进行意义建构是基于现实需

要。换言之，网络民族主义者在社交媒体上就某一民族主义事件发表言论时，要基于公共道德的遵循、

法律观念的渗透和理性的勇敢运用，破除领域的限制和依附性，以独立的公民姿态参与进网络民族主义

中去。 

4.3. 走出窠臼：群体极化效应下青少年网民的培养策略 

极化心理下的青少年网民因其虚拟和流动的身份而“形成了一种逐渐离散化的认同趋势，放大了他

者化的对立冲突，并消解着个体与群体对意义与价值的理解判断”(吴志远，2018)，因此需要走出这种二

元或多元对立的窠臼，培育青少年新的文化特质，打造优良同辈群体，突破秩序渴望；开设网络民族主

义通识课，满足观念合意的心理诉求。 

4.3.1. 培育新的文化特质，深化互动机制 
青少年网络集群作为一种典型的亚文化组织，这种“自下而上的青年亚文化与民族主义等主流文化

相互勾连，使流行文化逐渐走向主流文化并主动拥抱主流意识形态”(董天策，杨龙梦珏，2021)，由此，

作为网络民族主义的参与者和互动者，需培育其新的文化特质以适应网络民族主义的发展与深化。这种

文化特质首先表现为传统和现代的耦合，即以传统民族精神文化为底色，与互联网的信息文化相互作用，

在输入外界信息的基础上，关注自身的更新和文化身份的认同。其还表现为横向与纵向的交织，即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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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民族主义的内涵、形态、范式的更新，横向促进各类民族主义的流动与交叉，构建开放、包容的文

化体系。 

4.3.2. 打造优良同辈群体，突破秩序渴望 
作为亚文化组织的青少年网络集群，其内部也相应建立起权力结构、话语体系、多元主体与行为样

态。在群体决策和观点比个人决策更极端的极化趋势下，突破秩序渴望比维护秩序更有必要，需要打造

优良同辈群体，建立“能够对社会公众培育理性的爱国情感和民族精神起重要作用的开放、包容、温和、

成熟的民族主义”(葛素华，2014)同辈群体的组成过程是个人身份认同和文化选择的过程：不同群体之间

进行流动，进行观念和思维上的碰撞，同一群体之中要制定共同遵守的行为秩序。突破秩序渴望，由群

体规约个人，再由个人引领群体的发展。 

4.3.3. 开设网络民族主义通识课，满足心理诉求 
群体极化效应所带来个体自我意识的遮蔽，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认为“受众群体”

在智力上总是弱于“孤立的个人”，“所有的群体无疑总是急躁而冲动的”，并且个人的意见在群体中

还会“易受暗示和轻信”，在情绪上也会显得“夸张”和“单纯”，在行为上还会“偏执、专横和保守”

(古斯塔夫·勒庞，2005)。基于青少年网民的心理特征，开设网络民族主义通识课，满足青少年网民的心

理诉求，引导其在参与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时的行为。以智能媒体为技术支持，将民族主义事件情境化模

拟，并打造一个想象空间，开展沉浸式体验。如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复刻某一民族主义事件，学生分别

体验在同一情境中的不同语境，从而参与到网络民族主义的实践中去。以民族主义为内核，从政治冲突

的民族主义事件到文化碰撞的个体身份认同都可以作为课程内容，网络民族主义通识课呈现出人文化和

科技化并存，现实性和历史感并重的特征。 

5. 结语 

极化心理下的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延伸，是与社交媒体时代的有机结合，其未来

发展也定然会随着智能媒体时代的赋权呈现新的姿态。本文通过剖析社交媒体时代背景下青少年极化心

理的深层图景，剖析极化心理下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困境、建构逻辑及其祛负之策。极化心理中的网

络民族主义刷新了对民族主义和亚文化集群的认知，为青少年心理认同和交往实践提供新的思考向度。

展望未来，我们要推动青少年网络民族主义的跨学科研究和创新性发展。当青少年网络集群的共同价值

基础形成，当群体突破秩序渴望，便能推动青少年走出极化心理的窠臼。最重要的是，青少年作为网络

民族主义的参与者和行动者，会以“自我”重塑话语、情感与关系，并逐渐走入全球话语体系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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